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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天津台）英树的中国情缘（中篇）


主持人：
    日本人英树出生在中国的天津，不幸的是他不到2岁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，成为了一位重度残疾人，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。1977年，怀揣着大学梦的英树参加了高考，并取得了天津考区第二名的成绩，但受到当时客观条件所限，并没有被学校录取。此时的英树该怎么办呢？他后来的人生又起了哪些波澜？今天的《全景中国》，请听天津台记者于霁丹、陶微微采制的专题报道《英树的中国情缘（中篇）》。



1977年，中断了十几年的高考恢复，当年高考的录取率大概在21比1，条件同样很优秀但未能进入大学的人也有很多，况且在那个年代，学校里的确无法如今天一样为残疾学生提供各种无障碍的设施，英树入学将会有极大不便。正是出于这些原因，英树没有被所报考的院校录取。那么英树眼前这道通往高等学府的大门，就这样关上了吗？看到儿子因为不能上大学而痛苦，英树的父母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准备带英树回日本。
1978年9月，中国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尽管英树一家是日本人，但举家离开中国去别的国家，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：
（录音：后来公安局也承认，就是因为这个高考没有考中，后来引起很多人同情。以这种理由去探亲，去到日本求学治病的话，公安局的人也没有反对，非常快就批下来了。）
英树心里始终放不下的依然是他的大学梦。尽管是日本人，但日本对于英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国家，一点都不了解日本的教育制度，甚至在语言上都很难沟通，他也只能先接受小儿麻痹症的各种治疗。可在接受了14次手术之后，他那颗想上大学的心又开始骚动起来：
（录音：这是我，我当时是在东京大学做手术，快做完的时候，我心里又想上学了。我心想，这日本的大学可能比中国要比较难考一些，是不是。我没有上过一天的外语学校，我就在那个东京大学学了一年，我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日语。我说我学了一年，我学了日语学了日本的高中课程什么的，待在病房里确实没事可干，就躺在床上那时候就学，学那个日本的高中。那时候我对日本大学的情况我也不了解，就报了早稻田大学。报了早稻田大学的时候是我哥哥去拿的报名去的，跟他事先商量一下，说“坐轮椅的”怎么样？他说，早稻田大学的建校者叫大偎重信，这人就是残疾人。他这个创始人有一句话，就是：残疾人如果要报名早稻田大学，不能就是拒绝就是报名。这是大学的宗旨，后来我才知道。所以后来我说哎呦有个这么好的学校，那不考白不考是不是，我就去报名一下，压根儿我就我就是没有想到能考上。）
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，在当时的日本考生中，早稻田大学有1/2以上的学生都是考了2到3次才考入学校的。当时的英树只是一心想要考上大学，至于学校的情况，他其实并不是十分了解。当他绑着石膏出现在考场上的时候，只是想给自己一年来的努力一个交待而已：
（录音：后来我就是到这个考场的时候是坐担架去的，因为我都是打着石膏，跟埃及的那个木乃伊一样，真的。我坐不了计程车，就是坐着担架车去的。到考场了以后，考试特殊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，答卷。我稀里糊涂我就答，答了一通，我也不知道答的是答对答不对，反正我就是胡写一通。后来面试的时候，人家这个考场上的老师跟我这样讲的：“你考不上早稻田大学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明年再考。”他说：“明年你还没考不上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后年再考。”他说：“后年你还考不上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什么时候考上，我什么时候停止。” “好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。”我说，哎呀这下砸锅了，肯定，他因为你要说“考上怎么办？”这个话可以理解是吧，他说“你考不上怎么办”，是不是。我、我就根本，因为我自己我心里也有数，我也没学文科，没做那个准备。）
幸运悄悄地降临了。就在英树在康复病房里长吁短叹、惴惴不安的等待时，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医院里：
（录音：那个录取通知书来了的时候我都不敢开呀，我想拆开以后这个心里也不好受，是不是？我就放在那个枕头边，护士把那个邮件就送来了。一看早稻田大学考试成绩书，上边写着，放在枕头边。都没人我就抽出来慢慢看。不对呀，怎么能合格怎么是？不会合格。回来，我还不敢跟我家里人讲，后来我就跟护士说，我说：“麻烦你给那个公共电话给那个早稻田大学的文学部办公室，你给打个电话说这个学生考生号码，确实有没有？你去打听一下。”那个小护士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去的？”我是偷着溜出去的你知道嘛。“你怎么去考试？”我说：“上次我去晒太阳的时候，去考试去了。”她说：“好好，我给你去打听。”打听完了，她回来之后说：“这个，他们都知道你呀，他们都知道你。”她说：“没有错误。”说完以后，过半个小时，我妈妈来，我跟我妈妈讲，我妈妈都跟我讲，说：“你怎么会考上，真是奇怪！”这就抓瞎，这就开始动起来了，病房人里都知道了。我那个主治医生也开始说，这是东京大学开院以来第一次就是住院病人考上早稻田大学。）
让英树没有想到的是，在1986年3月到4月间，他随“早大残疾学生友好访华团”重返中国，其中的一站正是访问天津南开大学。踏进自己曾经梦想的校园，英树感慨万千。可他还没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思绪，一件让他惊讶的事情发生了：
（录音:后来呢就是，我们到北京之前的最后第二站，最后一站是北京，前一站就是天津，我们就到南开大学种树。我们到南开大学校园里头，当时那个副校长开头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在这个早稻田大学学生植树团团员当中，有一位老校友。”我当时我还没有什么反应，哎呀我说怎么这个团里怎么有个老校友是谁？是南大出身的，我还不太清楚，没醒过味来。后来他说：“他名字叫英树。”我一想我非常震动，要给我发一个名誉校友证书。这个证书，现在就在我家里头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家宝。他就说：“1977年高考，这个南开大学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。正式向日本朋友，早稻田大学的那个师生面前，我们正式赔礼道歉，然后我们希望希望本人既往不咎。然后如果英树早稻田大学毕业后，有意回到母校，他当时就用的这个词嘛，回到母校继续深造的话，我们是作为校方是欢迎的，欢迎他回来，这样。”当时早稻田大学那个带队的那个团长也非常感动你知道嘛，那个场面，当时在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感动。就说我就，我一开始没有想到，非常意外的一个场面。南大当时没有录取我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现在都过来了可以理解。后来我就变成南大校友啦。）
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，英树希望自己的学问能更上一层楼，加上他对中国、对天津的怀念，于是又继续报考了东京大学比较文化专业的研究生。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，南开大学果然不负前言，在1987年的4月和9月，英树作为“中日两国联合培养研究生"同时考入东京大学和南开大学，并在1991年获得了东京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南开大学的博士学位。但他和中国的情缘并没有结束，2018年，他又在天津圆了另外一个梦想。今天的《全景中国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请您下一次同一时间连续收听《英树的中国情缘》下篇。


